
        
            
                
            
        

    
再盜人參果







作者：遭瘟的猴子



《冰戀書櫃》



之前和人聊天偶然想到人參果會不會分男女，然後就想要寫一篇關於人參果的西遊記秀色文。



結果看事容易做事難，想要模仿那種明代小說風格還真不容易。



自己修改了幾次還是覺得很蹩腳，而且秀色部分相對也單薄了很多。



感覺自己也到極限了，發到論壇裡讓大家看看吧，希望各位同好能幫著再雕琢一番。



——————————————————————————————————



回外回 動貪嗔心猿盜果 了愛恨龍馬歸真



話說師徒四人一路西去，這一日黃昏時分正行得一處荒僻所在。



行者看遠近並無村落房舍，就此間倒也平坦，言道：「師父，今日天色晚了，不若便在此地停宿，待明日再行吧。」



眾人並無異議便即停腳歇息。



三藏用過了齋飯做罷了晚課便即安歇不提，卻說那豬八戒見聖僧睡下，卻自探頭探腦似要有甚言語。



行者笑道：「兀那呆子，可是有話言講。」



八戒輕聲道：「哥哥輕聲，莫要驚動了師父。你且做個法閉住師父耳目，小弟卻有一樁好事說與兄長。」



悟空道：「常言道，好事不背人，背人無好事。你有話但講無妨，又做的什麼勞什子法？」



八戒道：「哥哥休疑，此事於我等兄弟乃是天大的造化，若叫師父知曉不免橫生枝節。」



「卻又作怪。」



猴王說罷掐了個訣望三藏一指便即閉了聖僧耳目，只待那呆子說出一番什麼言語。



八戒憨笑幾聲望南方虛指道：「哥哥可知此間往南二十里乃是什麼所在？」



悟空道：「卻不曾曉。」



八戒道：「好教哥哥得知，此間往南二十里有山名喚蒼雲嶺，嶺上有一處隱仙莊，便是那太古妖仙居所。」



行者道：「那便如何，俺老孫與那妖仙素無來往，又有得什麼好事？」



八戒笑道：「哥哥可還記得那五莊觀偷吃人參果之事？」



猴王一把揪住八戒耳朵笑道：「如何不記得，若非你這呆子挑唆又何來那一場是非？莫非賢弟生了悔過之意，特來為兄處討一頓好打？」



那呆子被行者扯住耳朵，直痛得呲牙咧嘴涕泗橫流，慌忙告饒道：「哥哥且住，哥哥且住，老豬知錯便了。」



行者鬆了手，那呆子兀自揉著耳朵叫苦不迭。



悟空問道：「你無端提起那五莊觀之事卻是為何？」



八戒言道：「哥哥有所不知，俺老豬昔日在天上做元帥時曾聽人說起，那蒼雲嶺隱仙莊內也有一株人參果樹哩。」



猴王笑道：「你這呆子，此等道聽途說之言如何便信得？那人參果樹乃天地靈根，哪得有這許多？」



八戒道：「兄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蓋凡世間萬物，有正必有反，有陰必有陽。人參果樹乃天地靈根亦是一陰一陽，陽樹便是五莊觀內那株，這陰樹麼，便正在此間哩。」



猴王思忖這呆子所言倒有幾分道理，便又問道：「樹分陰陽，那果子可有不同？」



八戒言道：「哥哥所料不差，這陰陽兩果非但形態相異，且功用各有不同。五莊觀內果樹屬陽，所結果子儘是童子之形；此間果樹性陰，那果子皆是二八少女之狀。食用陽果可添壽數，若吃上一枚陰果，嘿嘿，可平添萬年道行哩。」



悟空聽了不覺心癢，卻又想這呆子將此番故事說與我聽無非又要攛掇我去盜果，如此叫他得逞豈不折了面子？當即說道：「呆子休得再說，你我兄弟得食那陽果已是造化，如何再起貪心，卻又打那陰果的主意？」



沙僧在一旁聽了也即勸道：「大師兄所言甚是，那太古妖仙得道已久法力無邊，若無端招惹了他不免又要生出事端。」



那八戒正無話講，聽得悟淨言語眼珠一轉計上心來，說道：「罷了罷了，哥哥既是懼那妖仙厲害俺也不再多言。只可憐哥哥一世英名，唉，不提也罷。」



那猴王自皈依佛門每日聽聖僧講經說法，諸般七情六慾早已淡了，只是爭強好勝之念不曾磨滅。



聽到此處不免焦躁起來，披胸一把揪住八戒喝道：「你這呆子說得什麼？俺老孫的名頭如何便不提也罷？」



那呆子用得正是激將之法，當即說道：「想哥哥自出世以來，鬥得皆是霸道強梁，當年西天佛祖駕臨哥哥也不曾有半句軟話出口。三界之內提起哥哥大名，哪個不豎大指？卻不想，如今，唉。」



八戒說得兩句復又搖頭嘆息，悟空急問道：「如今便又怎地！？」



八戒道：「如今麼，如今怕是免不了被那妖仙拿去說口。」



行者最是火爆脾性，如何受得了八戒這般吞吞吐吐？當下復又揪住耳朵說道：「你這呆子吞吞吐吐，好不急煞人也！再要作怪，老孫定將你一頓好打！」



八戒看悟空這般急躁心中竊喜，暗道成也。



當下只是討饒道：「哥哥莫打，非是小弟不說，只怕說將出來氣壞了哥哥。」



行者焦躁道：「你且細細說來，若有道理便罷，若儘是胡言亂語今日定不饒你！」



八戒說道：「今日哥哥雖無爭勝之念，有意放他一馬，只是那妖仙日後不免逢人便要如此誇口：



『想俺太古妖仙，自成道以來據此靈根，神鬼妖魔空自艷羨卻無一人敢來搶奪，便是那自稱什麼齊天大聖的弼馬溫路過我境，也不免落荒而走夾尾而遁，真真笑煞人也！』」



行者聞聽此言當真是氣炸連肝肺，挫碎口中牙，啊呀呀暴叫一聲推開八戒便要發作。



猛然間心思一翻，暗道好險，險些兒又中了這呆子的激將法。



行者暗暗思忖，這呆子雖是存心相激，所言卻並非全無道理，倘若俺老孫的名頭被人拿去說口豈不是英名盡喪？



當下說道：「兀那呆子，俺老孫非是瞧不破你這激將法，只是那太古妖仙有何德能久據靈根？合該教他將出些來分與旁人。俺老孫正要叫他明白。」



行者說罷架起觔斗雲直望蒼雲嶺去也。



按下八戒洋洋自得暫且不提，卻說悟空站在雲頭之上往那蒼雲嶺隱仙莊看去，真是好一派仙家風光。



但只見，祥雲遮翠柏，霞光映青松，庭前生瑞靄，簷上飛長虹。



涉清溪靈龜常伴，棲蒼巖仙鶴相迎。



鋪路石疑是麒麟跡，繞欄杆恰似蛟龍行。



園中芬芳花不謝，圃內仙草葉常青。



草木盡得長生法，無邊道化豈是空？



真個是，茫茫人間無處覓，端的仙家好風景。



悟空在雲頭看罷暗讚一聲好氣象，若非此等福地也生不得那天地靈根，這才按落雲頭來到那隱仙莊後園門外。



猴王使個隱身法在門外觀瞧，正看一個狐首小童守在門口。



悟空暗笑一聲，變個瞌睡蟲飛入小童竅內將他放倒這才大搖大擺推門而入。



行者走入後園，但見遍地奇花異草之間一棵參天古木鬱鬱森森，翡翠般的樹葉間掛著些粉白的果子，不是人參果卻是何物。



孫大聖心中大喜，騰身上了果樹坐在枝椏之間要看這人參陰果究竟何等模樣。



但見那人參果確如八戒所言長成少女形狀，一個個尺來長粉妝玉砌的果子掛在樹上，便如一座座少女玉像一般。



悟空捧起一枚細細觀看，只見那人參果雖只一尺來長卻生得甚是精細，連指掌紋路皆是一清二楚直如一般少女無二。



那果子頭上與樹枝相連之處生得烏黑發亮，正如滿頭青絲梳成一條髮辮；面上看，卻見妙目微合朱唇輕抿，恰似芙蓉春睡美艷無倫。



悟空正讚歎間，忽聞得背後一聲嬌叱道：「你是何人，敢來盜果！？」



那孫大聖雖有無邊法力卻終是做賊心虛，暗叫苦也。



回頭看時卻並無一人，但見一枚人參果正瞪視著自家。



行者正自猶疑，又有一枚果子開口問道：「姐姐不早安歇卻有何事喧嘩？」



說話間又有幾枚果子醒來，姐姐妹妹地鬧將起來。



原來那太古妖仙生性吝嗇，那樹上所結仙果從不肯將與旁人，自家享用不完的便任其長在樹上，因此有數枚果子年深日久依傍靈根竟修得了靈性。



行者想透了其中關節便即喝道：「呔！爾等再要囉皂，惹翻了俺，看俺不推倒這果樹叫爾等一個個化為塵泥！」



那一眾仙果幾時見過這等兇惡人物，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蟬，只有那方才喝問行者的仙果猶自說道：「上仙息怒，上仙若要吃果子便將小奴摘去，莫要傷了眾家妹子。」



行者道：「你這果子倒也有情有義，也罷，瞧在你面上，俺便只取三枚，餘下的便即饒過。」



那仙果聽了便即閉目道：「如此便多謝上仙了。」



行者看那果子雙眼緊閉輕咬朱唇看來頗為驚懼，然猶自昂首而待。



悟空不禁暗讚這仙果頗有情義，心道：「不料小小一枚果子也有這般心思，本該就此饒過了她，只可惜她生就便是果子，終不免為人所食。與其留與凡夫俗子享用，不若便讓俺老孫用了也不辱沒於她。」



當即拔下一撮毫毛變作了幾隻錦囊，又將如意金箍棒化作了那摘果子用的金擊子。



行者將金擊子在她額頭上輕輕一敲，那果子「哎呦」叫得一聲便落入了錦囊。



孫大聖將錦囊口收緊繫於腰間，復又敲下兩枚仙果各自收於囊內。



行者摘了仙果正待要架觔斗雲而去，一瞥之間卻又瞧見一枚仙果。



大聖一看這仙果容貌當真吃驚不小。



「不意這果子竟與她長得如此相似，莫非當真是緣法。也罷，便將她也摘去便了。」



行者略一猶豫，又摘了那枚人參果這才跳下樹來。



悟空正待要回轉之時，忽然想起自己樣貌被這些果子看了去，豈不糟糕？



好猴王眼珠一轉早有計較，當即變了一支毛筆在那園門上書道：「盜果者，齊天大聖孫悟空也。」



原來大聖用的正是欲蓋彌彰之計，心想憑那妖仙法力縱使自己不曾露相也終須被他得知，倒不如便將名姓留下。



蓋只因古今為竊做盜者從無一人敢留真名實姓，便將姓名留於此處，他若來尋便說「多半是俺老孫昔日仇家嫁禍所為」，這官司打到何處也須聽俺的說辭。



行者想到此處竊笑一陣，一個觔斗便尋不見了。



再說八戒沙僧見大聖歸來急忙相迎，八戒攙扶間問道：「嘿嘿嘿，好師哥，回來得這般迅速想必是得手了？」



悟空道：「那是自然，有俺老孫出馬自是手到擒來。」



行者說著將腰間兩隻錦囊解下交與八戒沙僧道：「這兩隻果子你二人自己挑去。」



八戒將兩隻錦囊打開來看，那兩枚人參果見八戒嘴臉醜惡，不禁驚叫失色相擁而泣。



八戒看一枚仙果生得身材瘦長，另一枚卻甚豐滿，胸前隆起的雙乳圓滾滾的，連那屁股也是圓潤異常，較之另一枚更顯肥美。



八戒將那豐滿果子攬在懷中，將另一隻遞與沙僧道：「師弟，這枚你吃了吧。」



行者看了撫掌笑道：「常言道，傻子識大個，你這呆子卻正應了此言。」



呆子臉上一熱道：「你這猢猻少要胡說，你囊中那只何不取出來看，莫不是比這兩只生的都大不成？」



行者取出那人參果道：「呆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孫便給你們看看。」



原來大聖手中那只雖被眾仙果呼為姐姐，樣貌卻較眾果更為幼小，連胸前兩朵也只微微隆起。



八戒道：「哥哥少要哄人，你腰間尚有一隻錦囊，莫非還有藏私？」



行者道：「呆子少要胡言，這一隻乃是為兄特意為小白龍尋來的。」



說著將錦囊遞與白馬，那小龍卻道：「多謝師兄美意，小弟心領便是，只是這果子，還是諸位師兄享用了吧。」



原來那小龍本是西海龍君太子，向來便自視甚高，便落難在鷹愁澗之時也不屑與妖魔為伍，於吃人之事更是避而遠之，不似那三人皈依佛門之前皆是一方魔君。



如今看那人參果能言能動與一般妙齡少女無二哪裡還肯吃。



悟空卻仍將那錦囊遞與白馬道：「賢弟且慢謙讓，你且看了這果子再說不遲。」



小龍拗不過悟空，現出人形接過那錦囊打開一看不由得大驚失色。



只見那人參果生得杏眼桃腮眉目如畫更兼身姿婀娜端的十分美貌，小龍見了更是驚得說不出話來，原來那仙果竟與小白龍昔日的未婚妻子碧波潭萬聖公主十分神似。



只是後來那萬聖公主與九頭蟲私通，累得他被貶鷹愁澗。



後來唐僧師徒行至祭賽國，揭破她與九頭蟲盜取國寶將她打死。



小白龍嘴上雖不說，心中不免遺恨。



此番行者特將這枚人參果盜來與他也為了他一樁心事，待他日取經大業功德圓滿便可立地成佛。



按下小龍呆愣愣看著那仙果暫且不表，卻說那邊八戒捧著那枚人參果不覺淫心大動，將那果子放到唇下伸舌一番舔弄，將那仙果嚇得哭叫連連。



悟空道：「你這呆子，莫要將那仙果嚇死可是不中吃了。」



八戒道：「前番俺老豬吃得急了，連這人參果是什麼滋味也不曉得。今日俺正要細細品嚐哩。」



行者這邊笑得直打跌，說道：「呆子胡說八道，你嘴大舌長，那果子還不足你一口，倒要看你如何品嚐。」



八戒道：「哥哥休得取笑，你怎知俺沒有妙計？」



八戒說罷使個變化之法，將身軀也縮至一尺大小說道：「俺這法子如何？」



那呆子說著攬過仙果，伸指來回捏弄著她胸前兩點櫻紅，也不管她如何掙扎。



悟空一扯悟淨道：「休要理那呆子，只管吃果子便了。」



昔日沙悟淨盤踞流沙河之時也是一方妖魔，過往行人給他吃了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此刻見那人參果容顏秀麗，且比起人間女子更是嬌小柔弱，不由得也激起了昔日凶暴之性。



當即將那人參果握在左手，右手兩指捏住那人參果右腿只輕輕一扯便將那一條嫩蔥般的腿連著半個臀胯扯了下了，將那人參果痛得哀哀哭嚎。



沙僧將那斷腿放入口中輕輕咀嚼，但覺滋味清脆芬芳，全無人肉那般血腥之氣，當下又將剩下那條嫩腿也扯下嚼食。



那人參果只覺腰臀以下劇痛鑽心，又看沙僧嚼食自家肢體心中好不悲慘，哭告道：「長老慈悲，要食奴家肢體便請用了，但求賜奴家速死，似這般劇痛奴家實是受不得了，啊——」



那仙果言猶未畢又是一聲慘叫，原來沙僧見她哭個不停心中頗為惱怒，將手中剩得的一隻玉足塞入了那仙果口中。



那人參果玉足雖然纖秀小巧卻又豈是那櫻桃小口容下的？



那嫩腳只塞入一半，已將仙果口角撐裂，可憐那仙果心中雖有萬般愁苦卻再是連哭上兩聲都做不到了。



沙悟淨吃罷雙腿又伸雙指捏住那仙果腰肢，手中只輕輕一扭，那瑩白的肚腹已然應手而破，黃金也似的漿汁直湧了出來直似人腹破腸流一般無二。



那人參果肚腹一破，沙僧只覺一陣清香撲鼻，渾不似凡人肚腸那般腥臭。



原來那人參果雖形似凡人卻終是果子，腹內並無諸般臟腑，只是些果瓤並汁水。



沙僧見那金黃的漿汁直要流出，忙將一張血盆大口湊將上去，吮住那人參果半截腔子用力一吸，那醇厚甘美的漿汁便盡被他吸入了口中。



那仙果口中塞著自己一隻玉足，雖覺劇痛難當卻也叫不出聲，半截身子只是一陣陣栗抖，兩隻眼睛不住地翻白。



這邊行者手中那枚人參果見了自家姐妹慘狀不由得淒然落淚，又想眾姐妹生就便是人參果，命裡注定為人所食又怨得誰來，想到此處不由喟然長歎。



悟空知她心思，暗想俺曾應她只取三枚人參果，而今多取一隻已是失信，若再折磨於她不免心中有愧。



想到此節，行者言道：「你也莫要悲傷，非是俺不近人情，也是你等劫數該然。俺念你頗有慧根也不折辱於你，便即取你性命便了。」



行者說罷抓起人參果舉到唇邊將她頭顱含在口中，兩排利齒輕輕一合便將那脆生生的脖頸一口咬斷，甘冽清甜的果汁便如鮮血般直噴入行者口中。



行者但覺那果汁醇厚甘冽有如瓊漿玉露一般，不禁咬住她頸口一陣吮吸，吮得那仙果身軀在他掌中一陣抽搐。



那仙果一顆大棗般的頭顱便在行者舌上滾來滾去，被行者一口咬得粉碎和著汁水吞入了腹中。



待汁液吮淨，行者方才把那果子放入口中嚼食。



再看八戒時，只見那呆子早已脫得精光正自伏在那仙果身上，長嘴大舌正在她胯間一陣舔弄。



這人參果不但生具人形，連細微之處也無不具備，連胯間也自生有一處穴道恰似女子陰門一般。



那呆子見這人參果這般美貌不覺動了淫心，長舌時翻時卷不斷舔弄那處鮮嫩果肉，直把那洞舔得汁水淋漓，也不知是老豬的口水還是那仙果的果汁。



那果子雖不曉人事，然胯間被人如此舔弄也覺羞臊不堪，雙手在八戒頭上奮力推拒卻只是推他不動。



八戒舔了一陣只覺虛火上湧，忍不住便要提槍上馬。



行者在一旁笑道：「兀那呆子好不糊塗，你自顧與她交合，弄髒了這果子卻還如何吃得？」



八戒卻說道：「哥哥不知，俺老豬成道之前便有採陰補陽之術，便是與女仙交合也不曾洩得半分。此術久不施展，今日正好拿她開葷。」



八戒說罷仰躺在地，雙手掐住那果子纖腰將那小洞對準自家陽物直按了下去。



那呆子只覺穴內清涼潤澤於尋常女子自是迥異，又覺似有數十道果肉如絲綢一般裹住陽物，端的緊窄無比暢快絕倫。



豬八戒自顧享受，卻是苦了那枚人參果。



那果子未經人事，又兼老豬陽物粗大，只覺得似有一條棒槌在自家體內亂攪，直似要將五臟六腑搗碎一般。



仙果待要逃走，卻哪裡敵得過那呆子鐵鉗也似一雙大手，一番掙扎卻弄得自己腰臀上被老豬抓出道道朱痕。



那果子心中哀苦，只得放聲痛哭，直哭得頭上烏雲散亂兩靨珠淚紛紛。



那呆子正弄到美處，自顧抓著那仙果不住聳動腰身，渾不理她死活。



忽覺得精關鬆動忙吸一口氣運起採陰補陽之法，霎時間，老豬那陽物頂上馬眼一張生出一陣吸力，反將人參果體內汁水吸入了老豬腹中。



此法原是在男女交合之時用以吸取女方元陰以補男方之陽，那人參果腹中具是果汁漿液，卻比那女子交合時所洩元陰多出不知幾百倍。



老豬但覺一陣快意更是運功猛吸，那人參果卻被吸得頭暈目眩，坐在老豬身上搖搖晃晃便似吃醉了酒一般。



八戒卻還不肯罷手，直吸得那人參果小腹一陣凹陷，老豬那巨物便在那白嫩的肚皮上撐起一道肉�，便似要破腹而出一般。



那人參果神志已自不清，雙眼翻白朱唇微張發出一陣咯咯怪響。



恰在此時，八戒只覺丹田內一陣熱氣勃發，不自覺便破了那縮身之法。



老豬身子漸漸變大，胯下陽物自也是隨風而長，人參果但覺腹內一陣膨脹，胯下便是撕裂般的劇痛。



低頭看時，只見自家肚腹之中一條巨物正自變大，那小腹已被撐的圓了，陽物頂端已脹進了自己胸膛。



那陽物還在膨脹，直似要穿破喉嚨從口中穿出一般。



人參果直痛得咿咿呀呀地哀號，忽覺胸腹間一陣劇痛，耳中聽得砰的一聲，那陽具已然破腹而出，將她身軀撐得支離破碎。



那人參果只慘叫得一聲，一顆腦袋便連著半個胸脯摔落在老豬肚皮上。



更有些殘肢碎肉落在地上便應了那「五行相畏」之說，化作塵泥入地而去了。



原來那人參果中汁液最是滋補，能增人道行，八戒誤打誤撞以採陰補陽之術吸取人參果中精華便似將之煉化了一般。



老豬平白增了萬年道行一時真氣混亂這才破了變化之法，他卻只道是自己雲雨之際亂了咒法這才平白毀了那果子。



八戒心有不甘，兀自撿拾著落在他腹上的細碎果肉放入口中。



悟空悟淨二人見了不禁哈哈大笑，行者道：「沙師弟快看，那呆子早說要細細品嚐，如今果應此語。」



那呆子心中悶悶不樂，只是低聲罵道：「該死的猢猻，遭瘟的猴子，再要笑時叫你吃飯噎死，喝水嗆死！」



按下八戒如何懊惱暫且不提，卻說這邊廂小龍手捧著那仙果一時卻呆了。



他與那萬聖公主本是自幼相識，後來由兩家龍君做主約為連理本是一樁美事。



哪想到那公主竟與九頭蟲私通，害得小龍觸犯天條獲罪受貶。



如今雖是報了昔日之仇，小龍每自念及此事心中總不免恨恨不平。



此刻見那人參果便如公主重生一般，心中一時悲喜交加，看著她卻不知該如何是好。



那人參果自被行者盜來，心中時時驚懼，待見了小龍卻也覺似曾相識一般。



又見他臉色陰晴不定，當即問道：「公子，你何故如此看我？」



小龍正在出神之際，忽聽她詢問這才想起，如此一個少女赤身露體被自己瞪視豈不失禮，當即扯下一片袍襟裹在她身上說道：「真是該打，在下一時出神，不覺冒犯了仙子，還望仙子見諒。」



那人參果自成形之日便是赤身露體掛在樹上，此刻雖被小龍看著倒也不覺如何羞恥，只是知他一番好意倒也頗覺安慰。



又見他相貌英俊舉止風流，渾不似行者等三人那般粗野兇惡，心中更添好感。



當即說道：「蒙公子垂顧，妾身不勝感激。只是公子面帶憂色，莫非有什麼心事？」



小龍見她舉止動作神態語言無一不似自己昔日那未婚妻子，更是觸動心事，當下便將前情後果對她講了。



那人參果嘆息一聲道：「莫非真是上天緣法，妾身今日得與公子相見想必正是為全公子心事。這身果肉便請公子享用了吧。」



見那人參果如此模樣，小龍心中愈發不忍，當即言道：「你已然修得精靈，我不忍相害，你就此逃命去吧。」



人參果淒然一笑道：「公子不知，我等人參果生就得『五行相畏』，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即便修得精靈也不能妄自舉動。



人參果生來便是與人食用，能遇著公子這般人品便如凡間女子嫁得如意郎君一般，公子不必猶疑。」



小龍暗想聽她如此說來我若再推辭不免辜負於她，當即說道：「也罷，我便將你一口吞下也免得零碎受苦。但願得你來世投生得好去處，莫要再做了瓜果。」



小龍言罷身形一晃顯出了本相，張開龍口一吸將那果子吸入了口中。



小龍這番舉動原是體恤與她，只是他一時意亂情迷，卻忘了自家的本事。



他本是西海龍君之子，正佔了西方庚辛金，呼吸吞吐之間捲起風來便裹著千般利刃。



每日用飯之時也不需咀嚼，只輕輕一吸便有風刃將食物斬碎送入腹中。



蓋只因這般本事於他而言便如常人吃飯喝水一般平常，因而一時倒未曾想起。



那人參果一被他吸入口中，便覺肩頭一痛，再看時只見自己一條手臂不知怎地便已斷了。



那截斷臂被風刃捲起，霎時間便斬成粉末吸入了腹中。



人參果還未及明白便覺全身似有無數刀劍切割一般支離破碎，直攪得玉果肉如百合紛飛，金瓜瓤似菊瓣零落，粉妝玉砌的身子一霎間便化為齏粉。



更有一道風刃直斬向她面門，將她一顆腦袋當中劈做了兩半。



就在風刃劈開她頭顱之時，那仙果卻覺神志陡然澄明，往事種種湧入腦海，卻是萬聖公主的記憶。



那人參果這才記起自己正是萬聖公主轉世，不由得感嘆道：「太子，我昔日對你不住，今朝卻連身子也被你吃了。你我兩世皆做不成夫妻，今日卻融而為一，這段孽緣也算是了斷了吧。」



說罷連兩半頭顱也被風刃斬碎，吞入了小龍腹中。



那小龍正自吞嚥之際，恍惚間卻聽到了那人參果這幾句言語不禁潸然淚下。



暗道今日了卻了凡塵，正該一心向佛保師父西去，塵世種種自此再也與我無關了。



這正是：



莫道天公意無常，因緣果報不曾爽。



昔日負君肝膽意，今朝將妾血肉償。



按下行者兄弟四人暫且不表，卻說那太古妖仙正自打坐，忽覺一陣心血來潮，掐指一算知是人參果有失。



急到後園看時，正見著行者所留之字，不由得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



咬牙怒罵道：「猢猻欺我太甚，不將汝剝皮拆骨難洩我心頭之恨！」



欲知那妖仙如何報復，且聽下回分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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